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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 21 世纪, 西方掀起战后第四波极右翼民粹主义浪潮。 英国脱欧

变局的深化与英国改革党的兴起, 标志着英国已不再是西欧极右翼浪潮中的特例。
学界多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双重维度解析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动因。 就英

国改革党而言, 其之所以能在 2024 年英国大选及 2025 年地方选举中实现突破性发

展, 一方面源于英国经济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变迁, 这种变迁催生了选民普遍的身份

焦虑、 社会不满情绪, 也加剧了民众对传统主流政党治理能力与政治承诺的深度失

望; 另一方面因为大垄断资本势力的加持、 新媒体传播生态的赋能, 以及改革党捕

捉社会变局、 把握政治机遇的策略运作。 英国改革党的兴起, 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内部矛盾长期累积、 集中爆发的结果, 进一步加剧了英国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与意识

形态极化态势, 对英国传统两党格局乃至西式代议制民主运行逻辑构成严峻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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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方极右翼势力并未彻底消亡, 反而在战后西方社会

接连掀起四波浪潮①。 英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少数成功抵御法西斯主义的西欧

国家, 凭借自身独特的历史传统与众议院选举制度, 一度被视作西欧极右翼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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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s Mudde, The Far Right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p. 11 - 20; Klaus von
Beyme, “Right-wing Extremism in Post-war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1, No. 2,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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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例外国家”。 然而, 英国改革党 (Reform UK) 依托脱欧议题的兴起, 彻底打破

了这一局面。 英国不再是极右翼浪潮的旁观者, 反而深度卷入其中。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英国改革党的前身英国独立党 ( UK Independence

Party) 一跃成为英国第一大党并有力推动了脱欧公投的进程。 英国脱欧后虽退出

欧洲议会选举, 但其国内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仍持续发酵, 最终汇聚于改革党旗

下。 在 2024 年英国大选中, 改革党斩获突破性支持率, 仅次于工党与保守党; 在

2025 年 5 月 1 日英国地方选举中, 改革党再度大获全胜, 工党与保守党则遭遇重

大失利。 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 (Nigel Farage) 宣称, 该党已取代保守党成

为工党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英国传统两党政治格局已经终结①。 深入剖析英国改革

党的兴起动因、 本质属性与现实影响, 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极右翼民粹主义的

本质与发展趋势, 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认知。

一、 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及基本主张

(一) 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

英国改革党的崛起并非偶然, 其政党谱系可追溯至英国独立党, 是该政党历经

转型、 迭代与更名演变而来的产物。 1993 年, 秉持疑欧立场、 旨在抵制欧洲一体化

深化发展的跨党派组织 “反联邦主义者联盟” (Anti-Federalist League) 成员, 正式

组建英国独立党。 成立初期, 该党是聚焦单一议题的政治力量, 核心立场为坚决反

对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捍卫英国国家主权, 以推动英国脱离欧盟为核心政治诉

求, 凭借强硬的疑欧话语站稳英国政坛。 2010 年之后, 英国独立党的民众支持率与

政坛影响力持续攀升, 逐步突破边缘政党的发展瓶颈。 2013 年, 该党在英国地方选

举中斩获 147 个席位; 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一举成为英国第一大党; 2015 年英

国大选中, 其得票率稳居全国第三, 仅次于工党、 保守党两大主流政党。 自此,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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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zanne Leigh, “ Farage Hails Election Results, as Labour and Tories Digest Losses ”,
https: / / www. bbc. com / news / articles / c62gy310ry2o; Kiran Stacey and Peter Walker, “Reform UK Is
Main Opposition Party, Nigel Farage Claims after Election Wins”, https: / / www. theguardian. com /
politics / 2025 / may / 02 / reform - uk - is - main - opposition - party - nigel - farage - claims - after -
election - 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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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立党彻底成为英国政坛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为英国脱欧公投的落地起到关键

作用。 但在成功推动脱欧议程后, 该党因丧失核心政治主张而分崩离析。 2018 年,
奈杰尔·法拉奇联合多名原英国独立党核心成员组建脱欧党 (Brexit Party)。 该党一

方面延续强硬脱欧立场, 施压保守党落实彻底、 全面的脱欧事宜; 另一方面主动突

破单一议题局限, 广泛吸纳不同政治、 社会背景的支持者, 不断拓展政策议题覆盖

范围与选民基本盘①。 2019 年大选前夕, 法拉奇公开表态, 在英国完成彻底脱欧后,
脱欧党将更名转型, 并全面拓展多元化政策议题、 丰富政党政治主张。 2021 年, 脱

欧党完成官方注册更名, 正式改组为英国改革党。
此后, 英国改革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2023 年的起步期。 2021 年, 改革党在部分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一定支持, 在德比市

议会拿下两个席位, 但其全国民调支持率仍徘徊在 3%左右; 至 2022 年年底小幅升

至 6% , 2023 年年底进一步增长至 10% 。 第二阶段为 2024 年英国大选以来的加速崛

起期。 与上届大选中的脱欧党不同, 改革党在 2024 年大选中推出以执政为目标、 覆

盖国家治理全领域的竞选纲领, 力图从 “压力党” “抗议党” 转型为正规执政党。
最终, 该党斩获 410 万张选票, 以 14. 3%的得票率赢得 5 个议会席位, 表现甚至优

于其前身———曾主导英国脱欧的独立党②。 大选后, 改革党持续壮大。 2025 年英国

地方选举中, 改革党成为最大赢家, 共夺得 677 个地方议会席位、 掌控 10 个地方议

会并当选 2 名地区市长。 民调显示, 其支持率稳步攀升, 2025 年地方选举后始终领

先工党与保守党; 党魁法拉奇的个人支持率亦高于首相基尔·斯塔默 ( Keir
Starmer), 保守党领袖则长期位居第四③。

(二) 英国改革党的基本主张

综合改革党 2024 年大选竞选纲领 《我们与你的契约》 (Our Contract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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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arine Tournier-Sol, “ From UKIP to the Brexit Party: The Politicization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Disruptive Impact on National and European Aren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 29, No. 3, 2021.

2015 年英国大选时, 独立党赢得了 12. 6%的选票但仅获得一个席位。
Dylan Difford, “ Political Favourability Ratings, January 2025 ”, https: / / yougov. co. uk /

politics / articles / 51328 - political - favourability - ratings - january - 2025; Matthew Smith, “Political
Favourability Ratings, Februar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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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开资料及政党领袖公开表态, 该党的政策主张呈现出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

色彩。
荷兰学者卡斯·穆德 (Cas Mudde) 明确提出, 本土主义、 威权主义与民粹主

义的有机结合, 是界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标准①。 英国改革党以 “人民” 代

言者自居, 将工党、 保守党、 政府官僚、 超国家机构与文化多元主义者刻画为 “腐
败的” “脱离人民的” 精英群体。 其在 2024 年竞选纲领中称, 工党与保守党背离了

英国国家和人民, 而改革党则是未被制度腐化的替代者, 将 “终结脱离民众、 以伦

敦为中心的精英阶层对英国的侵蚀, 让英国变得更加民主”②。 在此叙事框架下, 改

革党以保护本土就业、 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社会治安、 坚守英国传统价值为政治旗

号, 推出一系列强硬政策。
在移民议题上, 改革党主张冻结非必要移民、 强制拘押并驱逐非法移民, 明确

提出退出 《欧洲人权公约》、 废除现行 《人权法案》, 彻底切断国际规则与外国司

法机构对英国议会主权的约束, 强调立法权、 边境管控权与国家利益完全由英国自

主掌控。 为保护本土劳动者就业, 该党批评外来廉价劳动力长期挤占英国本土就业

空间, 要求设置严格居留与就业门槛, 禁止外籍人士申领英国社会福利, 以此

“守护公共服务资源”。 在社会治安与司法领域, 改革党秉持强硬威权路线, 主张

推行零容忍警务政策、 恢复街头巡逻制度、 扩大拦截搜查权限, 对暴力犯罪、 毒品

犯罪、 累犯惯犯设置法定最低刑期与强制终身监禁, 并大规模扩建监狱以杜绝提前

释放。 在经济政策方面, 改革党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 主张低税收、 低政府支出、
减少政府干预, 要求通过简化监管与行政管制, 打造精简高效的小政府来释放经济

社会发展活力。 在文化政策上, 改革党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明确要求废除

“多元化、 公平与包容” 相关制度与配额, 以立法对抗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
进一步强化其 “捍卫英国传统身份与价值” 的核心主张。 在气候政策上, 改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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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as Mudde (ed. ),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Reader, Abingdon and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6, p. 4.

Reform UK, “Our Contract with You”, https: / / assets. nationbuilder. com / reformuk / pages /
253 / attachments / original / 1718625371 / Reform_ UK_ Our_ Contract_ with_ You. pdf? 171862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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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气候怀疑主义立场, 否认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主流科学结论①, 明确主张

废除净零碳排放及相关补贴政策, 强调 “净零” 目标显著增加了英国企业和家庭的

能源账单, 主张加快推进北海油气与页岩气许可试点, 通过开发本国化石能源维护

能源安全。

二、 英国改革党兴起的原因

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分析框架是学界阐释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动因的经典研究范

式, 由民粹主义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罗杰·伊特维尔 (Roger Eatwell) 首次提出。 其

中, 需求侧侧重考察政治、 经济、 社会层面的结构性变迁, 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与个

体的价值态度、 利益诉求; 供给侧则聚焦面向选民的政治信息供给机制, 既包含政

治制度架构、 政党竞争格局、 媒体传播生态等外部供给要素, 也涵盖右翼民粹政党

自身的领袖特质、 组织架构与运作策略等内部供给要素②。 在需求侧维度, 英国经

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转型, 催生了普通选民深层的文化疏离感与经济不安全感, 构

成右翼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 在供给侧维度, 选民对工党、 保守党两大主

流政党的政治信任崩塌, 为改革党崛起营造了外部有利环境; 改革党通过精准议题

布局、 塑造政党公众形象、 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等策略布局, 从内部持续强化自

身选举竞争力, 推动其实现快速崛起。

(一) 需求侧因素

第一, 经济实力相对衰退与族群结构变化。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社会经

济危机深度绑定, 经济衰退引发的民众相对剥夺感, 是催生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核

心结构性诱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欧盟 GDP 的全球份额不断缩水,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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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dward de Quay and Pallavi Sethi, “The Reform UK Party􀆳s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and Net
Zero in Local Councils”, https: / / www. lse. ac. uk / granthaminstitute / publication / the - reform - uk -
partys - approach - to - climate - change - and - net - zero - in - local - councils / .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2 - 233, 256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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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0 年的 20. 12%降低至 2020 年的 15. 23% , 且仍在下降①; 英国的经济衰退更

为严重, 相比于 1980 年, 英国的 GDP 全球份额减少了一半②。 近年来英国的劳动生

产率趋于停滞。 在 2008 年前的 35 年里, 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 而在这之后

的 15 年里, 这一数据仅上涨了 5%③。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97 年至 2007

年间, 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 G7 国家名列第二, 但 2009 年至 2019 年间, 却

成了倒数第二④。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也趋于停滞, 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 2022 年英

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甚至低于 2008 年⑤。 在英国经济实力、 劳动者收入水平相对下

降的同时, 英国的族群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白人人口规模下降, 穆斯林群体人数持

续增加⑥。 这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煽动选民仇外、 疑欧、 反移民情绪提供了重要

基础。 一方面, 欧洲和英国的相对衰落造成民众对国家能力的担忧, 催生集体不安

全感。 “如果当前的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不足以充分缓解大众的焦虑, 大众就会去

寻找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 宣泄其不可遏制的憎恨”⑦, 从而助长以反移民为核心的

国家保守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认同, 成为右翼化、 保守化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温

床⑧。 另一方面, 极右翼民粹主义也会主动利用并强化上述焦虑与仇恨情绪, 将外

来移民刻画为社会危机的 “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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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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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https: / / www. imf. org /
external / datamapper / PPPSH@ WEO / EU / CH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https: / / www. imf. org /
external / datamapper / PPPSH@ WEO / GBR.

Nick Ridpath, “Why Isn􀆳t Britain Getting Richer Anymore?”, https: / / ifs. org. uk / articles /
why - isnt - britain - getting - richer - anymore - 0.

ONS, “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UK Productivity ( ICP ), Final Estimates: 2020 ”,
https: / / www. ons. gov. uk / economy / economicoutputandproductivity / productivitymeasures / bulletins /
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productivityfinalestimates / 2020.

Nick Ridpath, “Why Isn􀆳t Britain Getting Richer Anymore?”, https: / / ifs. org. uk / articles /
why - isnt - britain - getting - richer - anymore - 0.

参见王展鹏、 吕大永: 《英国族群问题与身份政治之争》, 《当代世界》 2024 年第 12 期。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 《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 王菲易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17 年, 第 4 页。
参见林红: 《西方民粹主义思潮与世界政治重构的动力》, 《国外理论动态》 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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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失利者的经济焦虑。 通常来讲, 全球化失利者通常更

倾向于持疑欧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①, 也更容易受到极右翼势力的蛊惑, 把矛头对准

移民、 精英阶层和国际机构。 英国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 中产阶级专业技

术人员是最大的受益者, 蓝领工人则更容易因欧洲一体化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成为全

球化的失利者。 在地区分布上, 极右翼民粹主义及其主张在英国受经济全球化打击较

重、 传统制造业衰退的地区更受欢迎②。 这一点从改革党的选民构成可以更为直观地

看出: 改革党的支持者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中老年群体, 多属于社会中下层③,
与全球化失利者选民的特征基本吻合。 根据英国选举研究 (British Election Study)
的数据, 将选票投给改革党的受访者绝大多数为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81. 1% )。
同时, 60. 1%的改革党支持者没有完成或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 舆观 (YouGov) 和

益普索 (Ipsos) 针对 2024 年英国大选投票结果的民调显示出相似结果: 改革党在

“低受教育水平” 或 “没有文凭” 选民中的支持率最高④。 从收入状况来看, 一半

以上 (56. 9% ) 改革党支持者的年收入低于英国各行业个人全职收入的中位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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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老年、 低技能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在文化价值方面的被遗弃感。 日

益加深的社会文化分裂是西欧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①, 英国民众在欧洲

一体化、 英国国家认同和移民议题上明显存在代际与文化差异。 比如, 在欧盟问题

上, 老年人以及无学历者更倾向于支持脱欧, 年轻人、 受过大学教育者和中产阶层

则相反。 在移民议题上, 由于在英国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处于劣势, 蓝领工人、 无学

历者往往将移民视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威胁,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则更多认为

移民和少数族裔会给英国带来益处; 对于成长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移民潮到来前

的老年人而言, 他们记忆中的英国是属于 “白人” 的, 因此不愿接受种族多样性和

多元文化, 而年轻人对移民的态度则更包容开放②。 在民族认同上, 蓝领工人、 无

学历者以及 1946 年以前出生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英国人身份是由出身、 文化习俗和血

统决定的, 反对赋予移民和少数族裔英国人身份。 可以说, 随着自由主义成为英国社

会的主导性价值观念, 持有疑欧、 反移民、 民族主义国家认同的老年人、 低技能工人

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产生愈发强烈的被遗弃感, 他们在英国的经济、 社会与文

化转型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③。 也正是全球化失利者的焦虑、 社会边缘群体

的不安, 构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加剧了上述焦虑与不安,
改革党等极右翼势力借机利用并强化了这些边缘选民的疑欧、 民族主义情绪, 将自

身塑造为英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捍卫者。 舆观 2024 年 7 月发布的民调显示, 89%的改

革党选民认为 “当代年轻人不够尊重传统英国价值”, 还有 78% 的改革党选民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让英国变得更糟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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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部供给因素

第一, 主流政党的危机。 西欧各国普遍蔓延的政治不信任与民众失望情绪, 构

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先决条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英国社会的政

治疏离感与政治冷漠情绪持续加剧, 主流政党号召力持续弱化, 党员规模不断萎缩。
至 21 世纪初, 政党党员占全体选民的比重已降至仅 1. 2%①。 同时, 政党忠诚度也

在不断下降, 选民在连续两次选举中投票给不同政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选民的政

治参与热情更是不断下降, 大选的投票率有时甚至不足 60% 。 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通过迎合民众的政治无力感、 疏离感以及对代议制民主日益增长的不满, 将自身标

榜为主流政党的最佳替代者②。 此外, 主流政党在政治立场上的趋同, 也为极右翼

民粹主义这类 “反建制” 势力吸纳边缘选民、 放大社会不满创造了可乘之机。 近半

个世纪以来, 英国中间阶层选民群体持续壮大, 工党与保守党均将争取中间选民作

为核心策略, 致使两党在经济与文化议题上的政策主张日渐同质化。 在经济层面,
工党逐步接纳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 与保守党的经济理念不断靠拢; 在文化层面,
保守党则褪去传统保守主义底色, 在移民治理与民族国家认同等议题上转向更为温

和的自由主义立场③。 这意味着蓝领工人、 无学历者等边缘化选民的利益诉求难以

在代议制选举政治中得到充分表达和满足, 他们当中近 40%的人认为 “像他们这样

的人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④。 英国改革党等极右翼势力则把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不满

转化、 放大为对英国政府和两党政治的尖锐攻击。 舆观民调显示, 不满主流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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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求变是选民支持改革党的主要原因①。

第二, 大资本的支持。 英国改革党短期内迅速兴起、 势力坐大, 离不开资本力

量的强力加持。 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其开展选举动员、 铺设地方组织网络、 推动政党

运作专业化的关键支撑。 2024 年 12 月, 曾为保守党豪掷 30 多万英镑的房地产大亨

尼克·坎迪 (Nick Candy) 转向支持改革党, 并担任改革党经费筹集者的角色, 誓

言要为改革党募集成百上千万资金②。 根据英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 2024 年改革党

募集的资金是前一年的 30 倍, 总额超过 475 万英镑, 其中 2 / 3 以上的捐款来自百万

富翁或千万富翁③。 一旦改革党得以执掌政权或在政策层面获得更大话语权, 背后

资本巨头便可从中攫取丰厚回报。 2024 年, 改革党近四成政治献金, 均来自公开质

疑气候变化议题, 或是深耕化石燃料等高污染行业的资本投资者。 与之相对应, 改

革党在 2024 年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放弃净零排放目标, 搁置英国原定 2050 年实现

温室气体收支平衡的减排规划, 其间暗藏的利益交换逻辑昭然若揭。

第三, 新媒体的助力。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蔓延扩散提

供了绝佳载体与传播渠道。 首先, 网络平台已然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天然的宣

传阵地与舆论舞台。 对以流量和盈利为导向的商业媒体而言, 极右翼极具煽动性的

言论与出格行事风格自带话题效应, 是博取关注的流量密码④。 在极右翼政党发展

初期, 仅凭自身有限的组织能力与资金实力, 本难以形成大范围舆论声势, 但主流

媒体的集中报道却为其带来了远超自身条件的曝光度与宣传效应⑤。 法拉奇在其民

意支持度尚处于低位之时, 便频繁获得媒体采访邀约, 个人知名度借此迅速攀升,

也让大量普通民众被动接触并接受了极右翼的话语主张。 其次, 互联网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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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特质, 与民粹主义的社会动员逻辑高度契合。 相较于传统媒体, 社交媒体更适

配民粹主义话语的传播扩散。 一方面, 社交平台内容审核相对宽松, 为民粹主义者

散布偏激论调、 极端观点乃至虚假信息、 煽动社会情绪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常被塑造为超脱主流媒体叙事的 “人民之声”, 深受对政府与传统主流媒

体心存不满选民的认同与信赖①。 最后, 舆论热度与全媒体的密集报道, 进一步将

极右翼所炒作的议题推至政治舞台的中心。 一方面, 传统媒体的反复聚焦与社交媒

体的广泛讨论, 显著提升了移民、 犯罪、 恐怖主义等极右翼政党刻意渲染的议题的

政治重要性; 而民众对此类议题关注度的增高, 与极右翼政党得票率的上升呈现正

相关关系②。 另一方面, 诸多右翼媒体日益转向公开站队、 扶持极右翼势力, 持续

助推其影响力扩张。 比如, 英国 《每日快报》 俨然成为英国独立党的非正式舆论

“喉舌”, 为其提供了长期稳定、 持续不断的宣传阵地③。

(三) 内部供给因素

第一, 议题竞争与议题多元化。 所谓议题竞争, 就是政党通过炒作自己所偏好

的议题来主导政治议程的过程。 根据议题所有权理论, 选民会将特定议题与特定政

党相联系, 并投票支持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该议题的政党, 政党则会在选举过程

中强调自己最具有竞争力的议题④。 在英国脱欧之前, 脱欧是英国独立党、 脱欧党

的 “专属议题”; 在后脱欧时代, 改革党极力强调移民议题, 将自身标榜为英国政

坛反移民的唯一可靠政党。 在英国 2024 年大选中, 法拉奇宣称这场选举 “应是一场

移民选举”⑤。 在改革党首次全国性党代会上, 其移民与司法发言人安妮·威德科比

(Ann Widdecombe) 激烈抨击工党政府和保守党的移民政策, 声称只有改革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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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英国的移民问题。 改革党将英国社会长期累积的矛盾简单粗暴地归咎于外来移

民, 以非黑即白、 制造对立的叙事方式, 精准煽动老年人、 低学历群体、 蓝领工人

等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情绪。 舆观 2025 年 1 月民调数据证实, 改革党的强硬反移民立

场, 是其吸引核心支持者的关键因素①。 同时, 改革党还通过议题多元化来扩展选民

基础。 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发展初期往往通过单一议题, 特别是主流政党忽视的个

别议题来制造话题以吸引其核心选民, 在取得一定支持基础后, 极右翼政党就会模仿

主流政党, 进入主流政党的议题领域②。 2024 年英国大选期间, 改革党抛出涵盖财政

税收、 就业发展、 民生保障等领域的 “一揽子” 政策主张, 试图从单一议题政党向复

合型政党转型。 但与多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似, 其政策承诺充斥大量难以落地的

政治空头支票。 例如, 改革党一方面承诺每年减税 900 亿英镑, 另一方面又宣称要在

两年内彻底清零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候诊积压名单。 暂且不论其大规模减税方案

本身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 仅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现实来看, 该体系自建立以

来便从未实现候诊名单完全清零, 两年内彻底清库的承诺显然不切实际③。

第二, 政党形象塑造。 改革党一方面持续迎合并放大选民对保守党与工党的不满

情绪, 对主流两大政党及其政策展开猛烈抨击。 在改革党与法拉奇的宣传和演讲中,

“英国政府彻底失效” “英国已然崩溃” 等极端化表述频繁出现。 与此同时, 改革党还

通过歪曲事实、 误导舆论的方式, 进一步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 改

革党着力塑造自身作为建制替代者、 政治改革者的救世主式形象。 改革党网站首页赫

然写着 “英国由一个脱离群众、 背弃国家的政治阶层所统治, 改革党是可选的替代”,

必须对英国现有体制进行 “彻底改革”④。 与此同时, 改革党刻意采取策略性去激进

化路线, 力图剥离自身的极右翼标签。 该党坚决否认极右翼属性, 不仅要求英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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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公司等主流媒体公开致歉, 更将此类身份界定视作恶意抹黑与舆论诽谤。 改革党

和法拉奇还极力撇清与汤米·罗宾逊 (Tommy Robinson)① 等极端主义分子的关系。
第三, 政党机制建设。 改革党着力推进自身组织架构的规范化与专业化建设,

刻意将自身塑造为民主秩序的捍卫者, 而非体制的颠覆者。 2024 年 9 月, 在改革党

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法拉奇向选民作出承诺, 将推动政党运作走向专业化与民主

化。 一是重构组织架构。 改革党计划将由法拉奇个人控股的私人化政党架构转型为

非营利性政治组织, 设立经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董事会负责日常治理, 逐步

向现代专业政党的组织形态靠拢。 二是修订完善党章机制, 提升党员在政策制定与

党内领导层任免中的话语权, 以此强化党内民主建设。 本次党代会以举手表决方式

正式通过新党章, 其中明确规定: 若有超过半数党员对党首发起不信任动议, 即可

启动党内投票程序, 通过不信任表决实现领导层更迭②。 事实上, 法拉奇倡导的政

党专业化转型,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解 2024 年大选期间改革党接连曝出的种族主义

丑闻带来的负面舆论冲击。 从实际表现来看, 尽管该党宣称已强化候选人资格审查

机制, 但在 2025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 改革党参选阵营里仍不乏曾公开发表仇恨言

论、 宣扬极右翼阴谋论、 追捧极端主义人物的候选人。 面对媒体的质疑与舆论压力,
改革党并未取消相关人员的参选资格, 仅采取删除、 隐藏极端言论网络帖子的方式

敷衍了事③。 由此不难看出, 改革党所标榜的政党专业化与党内民主化, 本质上只

是一种舆论包装策略, 意在掩盖其根植于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内核。

三、 英国改革党的现实影响与未来走向

英国改革党的兴起, 是英国社会结构变迁、 政党政治竞争催生机遇空间, 以及

自身主动调适策略顺势借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英国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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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改革党的兴起更深层次根植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与政治格局的深

度变动, 是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 外化衍生的必然产物。 当前改革党

在民调支持率与地方选举中取得的阶段性优势能否长久维系仍有待时间检验。 但不

可否认的是, 改革党已然对英国传统政治版图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冲击与撼动。

(一) 英国改革党兴起的根源

第一, 以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欧美极右翼民粹主义, 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结构性

矛盾与代议制民主制度性缺陷共同催生的产物。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中,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分化出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失意者; 白人工人阶级生活

境况持续恶化, 中产阶层走向萎缩,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其根源在于生产社会

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①。 在政治层面, 被资本力量深度裹

挟的代议制民主, 不断割裂普通民众与选举政治的实际关联, 稳固了商业精英阶层

的支配地位。 经济危机爆发后, 主流政党普遍优先维护金融资本利益, 漠视社会中

下层诉求, 加之各政党政策立场日趋同质化, 进一步加剧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

机与治理失灵。 最终, 全球化失意群体累积的经济失落感与对主流建制政党的普遍

不满, 被身份政治与极端思潮顺势吸纳利用, 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

深厚的社会土壤。

第二, 极右翼民粹主义借助身份政治遮蔽阶级对立、 掩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

盾。 面对英国经济复苏疲软、 福利体系承压、 公共服务持续退化的社会现实, 极

右翼民粹势力刻意将民众面临的失业困境、 薪资增长停滞、 福利权益缩减等一系

列经济民生问题, 全盘归咎于外来移民。 这一叙事刻意将阶级矛盾置换为族群对

立的身份文化矛盾, 成功转移了公众对资本剥削、 权力与财富分配失衡等核心问

题的关注, 在激化社会文化冲突的同时, 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深层的阶级矛盾。

在这套身份政治的动员话术裹挟下, 英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族裔分歧不断加剧, 跨

族群的阶级团结被彻底瓦解。 与此同时, 极右翼民粹主义大肆煽动种族对立情绪,

将底层民众对劳动权益、 薪资待遇、 生存发展的合理诉求, 引导至捍卫国家主权、

坚守本土传统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文化议题之上, 进一步弱化、 消解了社会底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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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韩海涛: 《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探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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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矛盾叙事。

第三,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深层诉求, 本质上是维护资本统治秩序、 维系新自由

主义全球霸权。 极右翼民粹主义表面标榜保护本国工人阶层, 实际却推行削弱劳工

合法权益的政策主张。 以改革党为例, 其支持立法限制罢工权利, 近年来还推出

“大废除法案”, 进一步弱化对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保障。 极右翼民粹主义一边以普通

民众的代言人自居, 一边却推崇长期加剧阶级不平等、 服务资本积累逻辑的新自由

主义施政路线。 其话语虽高调批判 “精英”, 却刻意回避将金融资本寡头纳入批判

体系; 相反, 大型资本集团反倒成为极右翼民粹势力的重要支持。 究其原因, 正在

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目标始终是巩固资本支配格局, 维系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新自

由主义秩序①。

(二) 英国改革党对英国政坛的冲击

第一, 加剧主流政党的代表性危机。 就改革党带来的政治冲击而言, 保守党首

当其冲、 受创最深。 在 2024 年大选中, 改革党在多个选区大量分流保守党的选票,

间接助力工党以历史新低的支持率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改

革党近八成支持者源自 2019 年大选的保守党选民群体②。 从选民结构来看, 改革党

与保守党高度重合, 目标受众年龄群体基本一致。 相较于工党与自由民主党, 改革

党对保守党的票仓构成最直接、 最激烈的竞争挤压。 民调数据进一步印证这一态势:

有 33%的保守党支持者考虑在下届大选转投改革党, 而工党与自民党有意转向该党

的支持者占比仅分别为 9%和 8%③。 改革党在本届大选中斩获的五个议会席位, 全

部从保守党手中夺得。 及至 2025 年英国地方选举, 保守党颓势依旧未止, 共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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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676 个地方议会议席、 失去 16 个地方议会控制权, 其中大量席位被改革党顺势

接手吞并。 对工党而言, 改革党的崛起同样形成不可忽视的竞争压力。 2024 年大

选中, 改革党在 89 个选区得票位列第二, 这一格局表明其不仅威胁着保守党, 也

开始直接冲击工党的传统票仓, 尤其在工人阶级选民集中的核心选区①。 以素有

“世界钢铁之都” 之称的梅瑟蒂德菲尔、 达德利等地为例, 这些区域历来是工党的

稳固阵地, 如今选民不满情绪持续攀升, 已有分析预判改革党有望在下届大选拿下

上述选区议席②。 与此同时, 工党在移民、 气候等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改革党存在

显著分歧。 一旦工党政府难以兑现振兴经济、 改善民生的竞选承诺, 其政策公信力

将大幅受损, 反而会进一步抬升改革党的政治吸引力。 英国近期民调走势以及斯塔

默个人支持度的低迷现状, 已然清晰印证了这一趋势。 自 2025 年地方选举过后,
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持续稳居工党、 保守党之上, 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率甚至一度

双双跌破 20% 。 尽管无论是选举结果还是民意调查均表明, 改革党仅能代表英国

少数民众, 其支持率峰值也仅约 35% , 远未达到半数门槛, 但对英国两大传统政

党, 尤其是执政的工党而言, 主流政党仅能维持三成左右选举得票率、 两成上下民

调支持率的格局, 已然凸显出斯塔默政府在民意代表性乃至执政合法性层面存在的

深层问题。
第二, 加剧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随着改革党的兴起, 当前英国民调支持率突破

10%的政党已多达四个, 即便是最大政党, 支持率也仅维持在 1 / 3 左右, 呈现出大党

优势弱化、 小党势力抬升的新格局。 若把获得 7%支持率的绿党纳入考量, 英国政党

格局正逐步趋近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普遍形成的五党并立格局③。 从近期民调看,
这一趋势有增无减: 改革党和绿党的支持率持续走高, 工党和保守党则相反。 这意味

着, 英国选民未来将在工党、 保守党、 自由民主党、 改革党、 绿党五者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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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分散将进一步导致悬浮议会、 组阁僵局以及执政联盟的不稳定。 相比较而言, 英

国众议院特殊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改革党等边缘小党崛

起, 但在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多数西欧国家中, 政党碎片化程度还要更高①。
第三, 加剧政党极化与选民分裂。 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在推动西欧政党

格局碎片化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深了政党意识形态极化与选民的分裂。 政党极化程度

通常以各政党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作为核心评判标准②。 以改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 在意识形态光谱中居于保守党等中右翼政党的更右侧, 其崛起客观上拉大

了英国政党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间距。 尽管部分极右翼政党采取策略性去激进化与去

极化路线, 主动向主流政治圈层靠拢③。 但其核心政策立场, 尤其是反自由主义、 反环

保主义等主张, 仍与多数左翼政党存在难以弥合的价值分歧。 近年来, 以英国为代表的

诸多西方国家深陷政党极化困境, 政党政治逐步呈现极化多党制特征④。 整体来看, 当

前西欧各国的政党极化程度已达到历史高位, 几乎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 3 倍之高⑤。
高度极化的政党格局, 不仅激化了意识形态冲突, 还进一步消解了现行政治体制

的执政合法性, 对整体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深层冲击⑥。 此外, 极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所奉行的 “制造矛盾—激化矛盾” 的竞争策略, 进一步放大了选民之间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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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对立与政治极化①, 使公众舆论进一步偏离正态分布曲线。 而舆论分歧较小且

呈正态分布是两党制运转的重要条 件②。 英 国社会态度调查 ( British Social

Attitude) 相关研究显示, 当前英国选民已分化为六大价值立场截然不同的群体,

保守党与工党再也无法仅依靠争夺中间选民就赢得选举③。 选民结构的深度分化,

反过来加剧了政党之间的离心性竞争, 对英国传统两党制构成了根本性、 持续性

的严峻挑战。

(三) 英国改革党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前景来看, 改革党未来走向存在多种可能, 既可能持续壮大、 影响力进

一步攀升, 也存在与保守党合流重组, 或是逐步边缘化、 走向衰落的可能性。 对此,

应当秉持理性客观的视角审视改革党的发展走向。 要正视英国极右翼民粹势力已然

崛起的现实, 充分认识其持续蔓延所带来的深层社会与政治危害; 同时也应看到,

改革党这类极右翼政党想要成长为长期稳固的在野党乃至执政党, 仍面临多重结构

性制约。 尽管英国社会原本防范极右翼的价值防线已出现松动, 但整体上抵御极端

思潮的社会共识与制度屏障依旧存在。 一方面, 当前英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持续

升温, 不能排除改革党未来撼动英国政坛格局、 引发重大政治变局的可能性。 尽管

英国各大民调与选举研判机构均承认自身预测模型存在局限性, 且距离下届大选尚

有三年缓冲期, 工党与保守党仍有时间调整策略、 挽回颓势; 但从现有民调数据与

选举预测来看, 倘若即刻举行大选, 改革党已然具备跃居议会第一大党地位的实

力④。 另一方面, 西方社会主流仍将极右翼民粹主义视为政治 “病毒”, 改革党的未

来面临制度钳制、 社会抵制与内部缺陷等三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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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与影响探析

第一, 选举制度的刚性钳制。 英国众议院采取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选举制度,
对改革党等意识形态极端的政党有一定的钳制作用。 “赢者通吃” 的游戏规则更有

利于形成和维持两党主导的政治体系①。 受限于该制度, 改革党在民调中的高支持

率未必能完全转化为选票, 高得票率也未必能完全转化为议会席位。 20 世纪 80 年

代从工党分裂出的社会民主党也曾长期获得超过 30% 支持率, 但最终还是分崩离

析。 目前来看, 改革党的选票过于分散, 能转化为议会席位的选票仍十分有限。 此

外, 尽管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 但仍不足以撼动工党与保守党作为英

国最大两党的地位②。
第二, 主流社会的抵制。 英国多数民众能够理性认知改革党蕴含的极端主义、

种族主义与反民主内核, 对其保持审慎与排斥态度。 相关民调数据显示, 仅 27%的

英国民众对改革党持正面评价, 而持负面态度的民众占比高达 56% ; 近四成民众明

确将改革党定义为极端主义政党, 认为其不具备执掌政权的资格③。 最近几个月来,
英国主流媒体上也发表了多篇呼吁加快抵制改革党等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文章④。
此外, 法拉奇和改革党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多数英国民众的想法, 即便在改革党标榜

的核心专属议题———移民问题上, 其极端主张也并未获得英国民众的普遍认同。 数

据显示, 仅 31% 、 32%的英国民众分别认为移民会损害英国本土文化、 拖累英国经

济发展⑤。 这充分说明, 改革党的政治主张仅能迎合部分边缘失意群体的诉求, 根

本无法代表英国主流民意。
第三, 自身的内在结构性缺陷。 改革党的内部纷争及其背后的自由民主与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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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张力, 是其作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难以克服的内在

缺陷。 在基层层面, 改革党的所谓的 “专业化” 改革与其大量 “草根” 党员之间的

矛盾在备战地方选举的高压环境下日益突出, 不少党员对改革党的内部改革十分不

满, 而这正是民粹主义政党 “适应性困境” 的典型表现, 即他们要在寻求大众民主

合法性的同时避免因此而导致的组织内部重大分裂①。 在高层层面, 党内权力纷争

频发。 改革党议员鲁伯特·洛夫 (Rupert Lowe) 因被指控威胁党主席遭到停职处

置, 但其本人全盘否认相关指控, 引发党内激烈纷争。 有评论认为, 该纷争源于法

拉奇与洛夫的个人矛盾以及后者对前者领导权的挑战②。 如果说改革党的基层矛盾

反映了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张力, 那么党内高层的纷争则是民粹主义以

民主为表、 以精英主义为里的内在矛盾的结果。 民粹主义崇尚不经代表、 直接而简

单的民主, 但矛盾的是, 民粹主义政党建立的却往往是一种由魅力领袖领导的、 排

他的精英统治③。 这一无法调和的核心矛盾充分暴露其反民主的本质, 也从根本上

决定了改革党难以实现组织稳定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薛雁方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4 级博士研究生; 轩传树系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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